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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字学看上古时代网具的类型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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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网具对上古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结合卜辞语义以及先秦典籍文献记载，将

古文字形体结构与器物上的网具图案进行比对和分析。分析认为，原始网具的样式与当代所使用

的网具并无大的不同；原始网具至少有３种类型，其使用方法也有一定差异。

关键词：网具；古文字；甲骨文；渔猎

中图分类号：Ｈ１２１；Ｋ８７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７３０５

　　中国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弓箭、鱼叉和各种网具

等渔猎工具，这在考古科学发轫以前，典籍文献已多

有记述，更有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但是常常遭到质

疑。在近代，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早期大量

石制和骨制的渔猎工具也频频出现，但是由于材质

的原因，并未发现网具类实物。因此，迄今尚未在远

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猎网一类的工具。可是若把出土

器物、先秦文献记载和与渔猎相关的古文字形体结

构等传出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考证，并参考世界其

他一些后进民族的狩猎方法，可以推测网具在中国

上古社会的使用范围已经非常广泛，用途很多。笔

者尝试从甲骨文、金文中“网”字及与网具相关的古

文字形结构出发，观察并研究其形状，相信是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帮助今人了解上古时期网具的类型与使

用情况的，并且对进一步认识上古社会科技发明创

造和上古人们渔猎生产活动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考古实物与网具发明的传说

　　在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

之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捕鱼工具，如网坠等。西安

半坡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的写实鱼纹和人面鱼纹陶

器［１］（图１、图２）。在与半坡遗址相距约１５０ｋｍ的

宝鸡北首岭遗址［２］和临潼姜寨遗址［３］也发现刻有鱼

纹和人面鱼纹图案陶器。在二里头遗址也有多种渔

具出土［４］。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也发现了许多渔猎工

具，如镞、鱼标、弹丸、网坠和鱼钩等［５］。

图１　鱼纹彩陶纹

根据考古发现，吴城陶文中已有网形符号，其形

状正与船形彩陶壶（图３）上的“网”图画相似。图

１、图２、图３出自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中

华文明五千年———远古探源》。宝鸡北首岭遗址出

土了一件船形彩陶壶，年代大约属于仰韶文化较早

阶段［６］。船形彩陶壶为泥质红陶的，高１５．６ｃｍ，口



图２　人面鱼纹

图３　船形彩陶壶
径４．５ｃｍ，宽２４．９ｃｍ；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

长，两头尖，底部短且平，虽然没有明显的船首船尾，

但首尾呈斜坡状，完全是一只船的模型。这只船形

彩陶壶除了整体像船的造型外，两侧的腹部还各用

黑彩绘出鱼网纹。网的左右两侧边缘，从里向外用

重墨勾出一个个均匀有序的三角形，似乎起到将网

扯平的作用。这些图画符号不是彩陶壶上简单的装

饰。它们非常明显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一艘

出航捕鱼的船，船上备有鱼网和网坠之类的工具。

船形彩陶壶是非常珍贵的出土文物，它上面绘

有带坠的网纹图案更是弥足珍贵。因为带坠的网纹

图案具有实物再现的特质，既可以与“网”字古文字

形体——— 相印证，又能够证明古籍文献的记载传

说是有史可依的。

《周易·系辞下》曰：“包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

佃以渔，盖取诸离。”［７］《汉书》卷２１下云：“作网罟

以佃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包羲即炮牺

氏。佃通“畋”，猎取禽兽意。以佃以渔，就是使用

罔罟猎兽和捕鱼。《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亦

云：“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世本·作篇》

云：“芒氏作罗”，芒氏为伏羲臣［８］。罗即罟，是捕鸟

的工具，《尔雅·释器》卷５：“鸟罟谓之罗”。虽然

包羲、蛛蝥、芒氏为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人物，但根据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远古时期人们的确在熟练使用

捕鱼获鸟的网具了。当社会前进到上古时期，人们

不仅继续使用前人的这一发明创造，而且也已把它

作为抒发感情的对象，因此后人有机会了解部分事

象，如《诗经·卫风》中记载了专门捕捞鲟鱼的大

网，而《国语·鲁语上》中则记有捕鱼的小网。

除此之外，无论是史前还是三代考古中，遗址里

存留的动物骨骸很多，而用于捕获那些动物的工具

一般较少发见，说明“结绳而为罔罟”的材料在地质

变化中已经被消蚀，不可能像骨骸、陶器类存留长

久。这些考古现象的背后，隐喻着先民在渔猎生产

中除了矢镞之类具有杀伤性的尖锐武器外，还有其

他的捕猎工具。而当我们将出土器物上先民留下的

写实性图案与相关的古老传说、他们使用的文字符

号和早期的文献记述相互比对、参证后，得出这些捕

猎工具中最为重要的是罔罟类。

二、从古文字形体看网具的

类型与用途

　　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一批字体：

（《合集》１０６６７）、　 （《合集》１０９７６正）、

（《合集》１０７５９）、　 （《合集》１１１０正）、

（《合集》２４９）、　 （《合集》３３０８１）、

（《合集》４７６１）、　 （《合集》２４９）、

（《合集》３８７）、　 （《合集》３５４）、

（《合集》１０７５０）　 （《乙》４５０２）

（《合集》１０７２６）、　 （《合集》１０７５６）、

（《合集》５２）、　 （《合集》１０４７９）、

（《合集》１６）　 （《合集》１０３０８）、

（《合集》２８３０５）、　 （爵文）、

（《合集》１０３５３）

《合集》是指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数字

代表该甲骨文在《甲骨文合集》中的编码，“正”表示

“正面”，爵文也是古文的一种，《乙》是指董作宾的

《殷墟文字乙编》。根据上述文字的形体结构，我们

可以试着按照类型将其分为单面网具（ 、 ）、三

面网具（ ）、手执柄网（、 ）３类；也可以试着按

照用途将其分为普通网具（ ）、捕兽专用网具（）、

捕鸟专用网具（）３类。对这３类网具的形式和使

用方法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上古社会人们为提

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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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单面网具

《说文·网部》罟下曰：“网也。从网，古声。”

《广雅·释器》卷７下云：“网，谓之罟。”《国语·鲁

语》云：“宣公夏滥於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韦

昭注云：“罟，网也。”石鼓文“罟”字形体与许氏释形

相合。《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

也，……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鱼。”《广韵·养

韵》曰：“罔，同网。”所以，网与罟同义。徐锴《说文

解字系传》曰：“罟，网之总名也。”［９］从文献对“网”

的解释，我们能够了解到先民在实际捕猎中，针对不

同的猎物，使用不同的网，所以名称也不同。但先民

在为此事项造字时，紧紧抓住“网”这一实物形象作

为母字符，只更换用网所捕捉的对象，便把不同的狩

猎内容形象表现出来了。例如：

（１）?，捕获兔子用的网。《说文·网部》?下

曰：“?，兔网也。从网，且声。”甲骨文字中有一

（《合集》１０７５０）字，从网从兔。商承祚《殷虚文字

类编》云：“（甲骨文）从网兔，当为‘?’之本字。

《说文》‘从网且声’，‘且’殆从兔之
)

，又误象形为

形声矣。”商承祚先生所言甚是。只不过此字从网

兔，为会意字，以示以网捕兔之义，似乎更为确切。

《诗·周南·兔?》：“肃肃兔?，之丁丁。”毛传

曰：“兔?，兔罟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捕兔网，称

作罘。《说文·网部》 下曰：“ ，兔罟也。”

（２）罗（罗），甲骨文字作 （《乙》４５０２）形，从

网，从隹，合二体构成会意字。其形体结构象网中有

隹（短尾鸟的总名），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小篆中

增加了“糸”，表示结网所用的材料。《说文·网部》

罗下曰：“罗，以丝罟鸟也。”意为用绳线结成的捕鸟

网。早期的绳线应该是以草为原料，故有“芒作网”

之说，正如《楚辞·惜誓》卷十一：“并纫茅丝以为

索”之记载。《尔雅·释器》卷五：“鸟罟谓之罗。”

《诗·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毛传：

“鸟网为罗。”

（３） ，甲骨文字作 （《合集》４７６１）形，从网，

从豕，会意。象网中有豕，表示用这种网捕豕的意

思。这是一种覆车网。《篇海类编·器用类·网

部》云：“ ，覆网”。王筠《说文释例》卷三云：“覆

车，吾乡谓之翻车。不用网目，以双绳贯柔条，张之

如弓，绳之中央缚两竹，竹之末箕张，亦以绳贯之。

而张之以机，机上系蛾，鸟食蛾则机发，竹覆于弓

而其项矣。以其弓似半轮，故得车名。此真所谓一

目罗者也。若捕小鸟则用 ，其形相似，但弓上结网

为异。特以绳连缀之，故从也。”［１０］这种覆车网又叫

袸（今音ｚｈｕó）。《诗经·王风·兔爰》云：“有兔爰

爰，雉离于薼。”毛传：“薼，覆车也。”孔颖达疏引：

“孙炎曰：‘覆车，网可以掩兔者也。’郭璞曰：‘今之

翻车也。有两辕，中施薻以捕鸟。’”参照甲骨文

“ ”的形体结构，说明上古社会确实已经有这种网

具了。

殷商甲骨卜辞中屡见从网、从鸟兽的会意字。

如上部从网，下部从隹的 （ 《乙》４５０２）；上部从

网，下部从虎的 （《合集》３８７）；上部从网，下部从豕

的 （ 《合集》１１１０正）；上部从网，下部从兔的（

（《前》６·６５·６）等字形《前》是罗振玉《殷墟书契

前编》。这些字形不仅与卜辞词义相一致，而且在

民族史料中也得到了验证：“附近别的部落也用这

个方子捉兔子，预先安下罗网，一路赶它们进网，再

比这大的野兽，象羚羊、野牛之类，印第安人也用同

一原理来对付。”［１１］

先秦典籍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渔猎用网的词

语，如“薻”（今音ｊｕàｎ），是捕获鸟兽的一种网。《玉

篇·网部》薻下曰：“薻，取也。”唐玄应《一切经音

义》卷十引《声类》云：“薻，以绳取兽也。”这些记

载与甲骨文形体得到了相互印证。甲骨卜辞有诸多

利用网具捕获猎物的记载：

（１）……巳卜，古贞：王陷……网（）鹿。（《合

集》１０６６６）

（２）壬戌卜，贞：呼多犬网（ ）鹿于 ？八月。

（《合集》１０９７６正）

（３）壬戌卜，贞：取豕呼网（ ）鹿于 ？（《合

集》１０９７６正）

（４）其网鹿。（《合集》２８３２９）

（５）甲申卜，不其网（）鱼。（《合集》１６２０３）

卜辞（１）虽然不完整，但卜问商王用陷阱还是

用网具的方法捕获鹿的语义是可以明了的。卜辞

（２）、（３）中的犬是官名，是占卜从多犬中选取犬官

的卜辞。殷商卜辞中的犬官负责田猎事务，类似

《周礼》中的犬人。这两条卜辞是卜问在 地是不是

用网来捕鹿？卜辞（４）是说用网捕获了鹿。卜辞

（５）中的“网鱼”，即卜问用网捕鱼之事。甲骨文中

有用网捕鱼的会意字，写作 （《合集》５２）、（《合

集》１０４７９）形。二字的形体结构都从鱼、从上下手

拽网。字形正是两个人用手把持一张网在捕鱼的形

状。这种捕鱼的方法如今在江河湖海水边依然看得

到，是捕鱼人使用的一种普通拉网。甲骨卜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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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古贞：幼 （）。（《合集》１０４７９）

卜辞中的“幼”字，在《说文·幺部》幼下解释

为：“幼，小也。从幺，从力”。卜辞的意思可能是询

问上帝用拉网捕鱼可以捕到小鱼吧？

２．三面网具

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说文·网部》收有“ ”

字，《说文·网部》下 曰：“ ，籀文网”。故 是

的原形。从 形体上看，这种网是将两端系在木桩

上的，形成一个横截面，以阻挡鸟兽。甲骨文中还有

、 二字，应该也是“网”字。

生活在北美草原上的印第安人，狩猎时普遍使

用一种三面围猎的方法。他们驱赶野牛或其他兽群

时沿两条篱屏隔出的通道进入三面绝壁的地方，然

后用网捕获。在甲骨文字和先秦典籍中，也有这种

捕猎方式，体现在文字上的正是 、 二字。 和

是三面式的围网。用法是将网的一部分固定好，余

留的两端分别握于人手，等待猎物入网，之后形成合

围之势。 、 字形还承载着狩猎者必须通过合作

捕获猎物的信息。

从目前所见的“网”字古文字形体看，自从网这

种捕获工具发明后，其基本形状从未改变。这正像

沈括所言：“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

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１２］冠服、祭器是这样，

用来捕获鱼、鸟、兽的工具更是如此。

甲骨文 、 与 或 形体结构上的区别，不仅

仅是在 或 字的基础上增加左右手，而且最突出的

特点是三面画有网形，会意出手执此网捕获猎物之

义，担当着动作功能。卜辞有：

（７）……巳卜，古贞：王陷……网鹿。（《合集》

１０６６６）

（８）戌卜，网获。（《合集》１０７５２）

（９）壬戌卜， 贞：呼多犬，网鹿于縻，八月。

（《合集》１０９７６正）
（１０）壬戌卜， 贞：取豕。呼网鹿于 。（《合

集》１０９７６正）

（１１）……子 其获。（《合集》１０８４８）

第７条卜辞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从关键词

“王陷……网鹿”可知是关于捕猎的。商王首先用

陷阱的方法使鹿掉入坑内，然后用网将其抓获。后

面４条卜辞也均是占卜用网捕获猎物之义。

以上诸字与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说明网类工具是原始先民的一大发明。这一工具一

直沿用至今。据新闻报道，每年候鸟迁徙的途中，有

人竟然使用置网捕鸟这样一种非常原始的方法捕杀

大量候鸟。这些非法捕猎者所设置的网与甲骨文中

的“ ”或“ ”字形非常相像。在甲骨文中，还有一

个 （《合集》１０７５９）字，其结构是在 的基础上添加

了左右手的象形符号。像是由二人扯着缚在杆上的

网，可以随时移动之情状。这一字形应该是依据张

网的形象，添加左右手符号于其下，两端应该象征的

是这种“网”的使用方法，这很可能是被用来截获鸟

群的。

从典籍记载中可知，上古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

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史记·殷本纪》记载

有商王汤“网开三面”的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

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

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

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

兽。’”［１３］《史记·殷本纪》中的这段记载反映了２个

信息：第一，在商汤时期已发明了网；第二，商王汤已

经注意到对动物的保护，要求尽量避免使用三面合

围式的网。由此也可以证明，甲骨文字 （《合集》

１０７５６）、 （《合集》１０７５９）表示的是三面网之形

状，同时商汤“网开三面”的传说从古文字学的角度

得到了证实。

３．手执柄网

甲骨文中有 （《合集》１０３０８）、 （《合集》

２８３０５），族徽文有 （爵文），是“禽”的本字。又有

（《合集》１０３５３）字，是“擒”的本字。故甲骨文

“ ”是捕鸟的器具，为名词。“ ”字形示意手执

“ ”捕鸟，为动词。甲骨文也有 （《合集》１６）形，象

网中有鸟。姚孝遂先生云：“‘’字自其文字的形体

结构来看，应该是利用罗网以捕鸟。”［１４］所言甚是。

其形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

《广雅·释器》卷７下曰：“ ，率也。” ，同毕。

《说文·率部》率下云：“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

下其竿柄也。”“率”字，甲骨文中写作形 （《合集》

２６０５１），金文作 （盂鼎）形。左右从两点，表示水

滴；中间从 ，是“丝”字初形，表示绳索。《广雅·释

器》和《说文·率部》所释与甲骨文、金文字形不符。

《诗经》中有用毕和罗捕获鸳鸯、兔子等动物的记

载，如《诗·小雅·鸳鸯》曰：“鸳鸯于飞，毕之罗

之。”毕罗对称，说明毕和罗均是捕鸟网具。孔颖达

疏曰：“乃毕掩之，而罗取之。”因毕、罗异器，故各言

之。《诗经·小雅·大东》毛传曰：“毕所以掩兔。”

彼虽以兔为文，其实亦可取鸟，故此鸳鸯言毕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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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月令》云：“田猎?罘，罗网毕翳。”郑玄注

云：“网小而柄长谓之毕。”［７］“毕”字，甲骨文中写作

（《合集》５７１５）、（《怀特》１５７，《怀特》是指《怀特

化等所藏甲骨文集》），金文中写作 （永盂）、 （毕

鲜簋）、 （?钟）等形。其甲骨文字形，上端以匕作

声符，中部象网形，下端是柄。其形体结构与“ ”显

然有别。金文又在上面加个“田”，意思是田猎所用

的网。本义是用以捕捉鸟兽、老鼠之类的有长柄的

网。《说文· 部》毕下曰：“毕，田网也。”《国语·齐

语》云“田、狩、毕、弋”，韦昭注：“田，猎也。狩，围狩

而取禽也。毕，掩雉兔之网。弋，缴射也。”［１５］

综上所述，上古时期人类就发明了各种不同样

式的网具。而且“网”字在甲骨文中至少有３种形

体：一面网的 （《合集》１０７５２）、三面网的 （《合

集》１０７５９、１０７６０）以及半包围形的 （《合集》

１０７５９），同时又有 和 。在具体使用中，已经具备

“人性化设计”的理念，根据用途稍加改变，故而有

不同的名称。再者，我们结合“网”字在殷墟卜辞中

的应用情况来看，网具的确常用于捕获食草动物、飞

禽和鱼类，甚至也用于猛兽的捕获，如 （《合集》

３８７）字。在当时，虽然已有弓矢，但其射程与杀伤
力还很有限，捕获走兽飞禽并非易事，佐之以网罟，

捕获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而对付水中之物，非网

不可，至今依然如此。

从甲骨文、金文直到小篆，“网”字形体结构并

没有变化，正像一张张开的渔网形，与船形彩陶壶上

的网纹图案相似，为独体象形字。

网具是不是由伏羲、芒氏或蛛蝥所发明现已无

法确证，但结绳为网罟用于渔猎确是史实，是人类先

民发明的一件重要的渔猎工具，就像摩尔根所讲：

“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

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

中，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１６］《尚书·盘庚》篇

记载商人迁殷之事，其中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

的比喻。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考察，说明殷商社会

在盘庚时期，使用网具的技术已为人们普遍并熟练

掌握，使狩猎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甲骨文、金文“网”字的形体结构以及以“网”为

母字符组成的字族，正是古代先民网鱼、捕兔、捉虎、

获取飞禽等渔猎生产活动的形象描摹。

三、结　语

　　历史文献记载与口耳相传的故事都说明网具是

中国远古先民发明的一种重要的渔猎工具。然而由

于制网所用材质不易保存，所以很久以来后人无法

了解早期网具的类型和使用方法。所幸的是，现在

我们既可以读到殷商时期的文字，也能看到出土的

属于上古时期人们使用的器物，尤其珍贵的是一些

器物上刻画有与“网”字类甲骨文、金文形体结构相

似的图案。

由上述与网具有关的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考

证以及进一步研究网具的发生和使用情况，可以肯

定，远在史前时期，网具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狩猎和渔

业生产之中。到上古时期，网具在经济生产活动中

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网具已然成为当时人们经

济生产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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